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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协助大生纱厂购置纱管
□朱江

栟茶的嵇公堤
□沈文群

小忆“优上中下”等次
□程太和

张謇与罗振玉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1901年张謇与罗振玉
等共同发起设立通海垦牧公司，1902年张謇设立通州师范学校，罗振玉是张
謇坚定的支持者。

如皋红专学校办学难
□余青

1900年1月12日孙淦给张謇的信，还揭示孙
淦在给大生纱厂提供纱管过程中，与罗振玉的关
系。信的开头提及：“前由法邮船寄呈木管样大小
六个，并缮寸牍附入农会转上。”孙淦通过法国邮
船带到上海6个纱管的样品，并附上一封信通过
农会转给张謇。这里提及的农会，即1896年罗振
玉与徐树兰、朱祖容和蒋黼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
的务农会（又称农学会）。1897年4月29日张謇
日记记载：“复蒋伯斧、罗叔韫讯”，即回蒋黼和罗
振玉的信。5月9日张謇日记又有“答蒋伯斧、罗
叔韫讯，论农会”，可见相互间就务农会的事宜进
行探讨。张謇还于1897年6月11日撰写《请兴
农会》，赞誉务农会：“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
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中国农政大兴之兆。”张
謇与罗振玉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
系，1901年张謇与罗振玉、汤寿潜、李审之、郑孝
胥、何嗣焜等共同发起设立通海垦牧公司，1902
年张謇设立通州师范学校，罗振玉是张謇坚定的
支持者。

大生档案里保存了同时期孙淦写给罗振玉的
3封信，根据信末的时间，分别为1900年1月19
日、1900 年 2 月 23 日、1900 年 2 月 25 日。从
1900年1月19日信里“月之十二、三日，叠邮两
函，内附季公委购之木管九箱正、副提单及中、西
文货单各乙页，又半□□□印底暨覆季公信一件，
当邀转达矣”分析，张謇为大生纱厂向孙淦购买纱
管，具体事宜委托给罗振玉操办，由此孙淦在发货
的同时，给罗振玉的信中夹有纱管的提货单，此外
孙淦致张謇的信也通过罗振玉转达。由日本运来
的纱管，须由海路到上海，通关后再转运南通。张
謇并不常驻上海，罗振玉本身与日本方面联系较
多，因此由罗振玉代理纱管购置事宜顺理成章。

孙淦与罗振玉之间的通信相对频繁，由1900
年1月19日信中所言“本月七日未刻，曾发一电
至尊处，又于初五日迳寄木管样，未知到否，殊以
为念”，以及1900年2月25日信件提及“廿三、
四日长门丸、山城丸叠上两函，当邀赏鉴。内附
中、西货单及提货单各一（系通州纱局之木管十一
箱）”，可知孙淦通过电报和海轮捎带信函的方式，
告知罗振玉发货情况，并附上提货单。

至于货款支付情况，孙淦与罗振玉约定通过
电报暗码告知。1900年1月19日信尾，孙淦列出
如下暗电码：

1、张公已回通汇银年内不及。
2、张公虽经回通货款由信汇阪。
3、银由申汇坂不便。可由坂汇申照付。

4、只允先汇五百两。
5、今由汇丰电汇日金壹千元。
6、今由汇丰电汇日金弍千元。
7、今由正金银行电汇日金壹千元。
8、今由正金银行电汇日金弍千元。
孙淦约定，上海方面给他发电报，电报内容只

需要三个字，分别为他的英文名字“Sunchafoo”、
大阪“Osaka”和以上的暗码之一，按照当时电报
费每个字洋 6角的标准，一封电报花费不过 2
元。孙淦信中还提出电报费用先请罗振玉垫支，
日后奉还。1900年2月25日信里补充，如果张謇
在上海，亲自兑付汇票的话，发暗电“1001”，如果
是大生沪账房工作人员兑付，则按原来约定暗码

发电文。
1902年5月15日，孙淦从大阪发往上海的英文

纱管货单背面，给罗振玉写了一段中文留言：“四月
八日由弘济丸运上宿字墨漆纱管三箱，每26.25罗，
计78.75罗，每罗二两八钱，共元弍百廿两○五钱。
同，本色（即白漆）纱管四箱，同，计105罗，每罗二两
六钱，共元弍百七十三两正。共计元四百九十三两
五钱，除百之六进口税计二十九两六钱一分，合计净
元四百六十三两八钱九分。”信尾是恭语“上罗大老
爷 孙淦托”。这段留言清楚写明黑漆纱管和本色纱
管的单价，进口关税的税额。5月23日，大生沪账房
记载：“农会报馆楼卓如兄送来提单。”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清雍正二年（1724）七月中旬，栟茶场到处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四十里范公堤巍
然屹立在场中心地带。北侧海滩上，建有上百座
大大小小的潮墩，盐民们忙着铲土、晒灰、烧卤制
盐，盐业生产成了栟茶场一大支柱产业。范公堤
南侧，到处是泥墙草屋成堆的村庄和渔村，先民们
一半农夫一半渔夫地生活着，既从事农事耕种，又
靠海吃海，下小海进行捕捞。北串场河（栟茶运
河）上，运输木船穿梭。栟茶街和浒澪、港头小集
市面上，客商云集……栟茶人安居乐业地幸福生
活着，却忽视了近在眼前的黄沙洋存在巨大危险
性：场东端小洋口、一总范公堤就处在黄沙洋东端

“洋口子”上。赖以生存的范公堤当时还处在浅海
边缘区域，虽几百年无大的灾害发生，虽年年进行
局部和外围堤坡的修复，堤顶面上长满了防止水
土流失的三尺高的蒿子草，但由于年久欠妥善修
复，堤身已逐渐变低变小，抗御潮流的能力越来越
小，而且海中一无名沙丘（现东台市弶港），也助推
了潮水的泛滥。

农历每年的七月和八月的初二日、十七日（七
潮水，忌讳“吃”音又称超零潮水），初三日、十八日
（八潮水），这两个月的八天（八个“潮水”），潮力最
强，潮位最高，如果再巧遇北三面强台风的降临，
那潮力那潮位就会随风力的大小程度而变动。俗
话说“秋潮随风起，七潮八潮如马跑”，这是真实的
写照。这年的农历七月十七日或十八日，已建成
700多年而一直较为太平的栟茶所属范公堤在已
进入大汛中主汛期，又处在七月半大潮汛期限时，
突遇强台风暴雨的袭击。空前的巨流海潮和暴风
雨形成“天水流”合成的巨流，彻底改变了以往循
序渐进进行涨潮的规律，一开始就呈半米高的重
浪急流“涨水头”一字形地横冲直闯，吼声如雷地
向范公堤冲击而来。原来约七八十分钟潮水才到
范公堤，这一回，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时间内，就
冲到堤身，并很快漫过所有堤顶，一总小洋口、三
十二总、三十九总范公堤首当其冲被冲开一条大
口子，潮水无任何阻挡。水进入北串场河，向整个
江海平原乃至泰州地区蔓延，一片汪洋，致使
49558人遇难。如今，栟茶地区仍流传着形容当
时水位水势的民谣“九尺皇岸三尺篙，篙子头上浪
淘淘”。

重灾情震惊朝野，河道总督嵇曾筠亲临栟茶
勘察，并根据民众的建议，制定了抗灾防潮的总体
规划。首先尽快地筹集相适应的钱财、人力、抗灾

物资，尽快处理好遇难的同胞的善后事宜，尽快排
涝降渍，从外地高价召集和雇佣劳工，堵塞三处决
口。按照堤身损伤程度，全面修复。大修工程结
束后，尽快集中一切力量建一条能担负护卫范公
堤的新堤。整体工程计划花费十年时间完成。嵇
曾筠呈报朝廷，雍正帝一一准奏。

这是一项耗时长、工程艰难的民生工程。
从开始到一切事务处理完、一切准备工作完成
后，已经三年时间过去了。彻底堵塞三处“倒口
子”，兜堡式围堰造堤开始后，嵇曾筠虽尽职尽
责，但由于劳工不足，加之担泥要在落潮后到百
米之外取土，劳工们要赤脚在一脚烂泥一脚水
的沙滩上行走，夏天的沙滩被太阳晒得像被火
烤过一样，不仅热得人头发晕，脚上还会被烫起
泡；冬天劳工们为了便于行走，也不得不把裤管
卷高，腿脚冻得发红发紫，不是常年在海边生活
的人又怎能承受呢？而且一担烂泥挑到围堰处
已所剩无几，因而围堰三处“倒口子”就花去近
两年时间。接着根据堤身的损伤程度，全面进
行修复，填满了所有被海潮冲击和大雨淋成的
坑坑洼洼，再将堤顶堤坡进行了空前的加高和
拓宽，然后用石硪夯实。

雍正十一年，范公堤全面修复结束，紧接着及
时进行了新堤施工。由于新堤建在范公堤南侧的
内地，不受涨落潮的时间影响，因而增加了大概百
分之四十的时间；不受修堤在泥水中取土担泥的
累苦影响，一年四季都可穿鞋行走；不受路远挑的
烂泥在路上损耗的影响，堤身两侧五十米外均可
挖成深塘取土，干泥满泥筐掉不了，堤身积土堆高
速度快，功效倍增；不受冷冻和烫脚之苦楚，加之
就近安营扎寨和生活条件改善，劳工们情绪好干
劲足。嵇曾筠深入工地慰问劳工，认真听取劳工
们的建议和要求，用以指导工程进度和质量，并奉
献了自己的俸禄。

新堤于雍正十三年全部竣工，其模样奇异罕
见：堤高约丈一多，全长5350余丈，约15公里。
堤身各地段与范公堤的距离相差极大。新堤两
头都与范公堤陇合呈尖形夹角状，整个堤身似半
壁长弓状。东端在一总小洋口闸处与范公堤汇
合，西端在四十总（现栟茶镇江安村一组）与范公
堤汇合。其汇合处的模样，像农家磨粮食时牵拉
石磨转动的磨担，故此处又叫“磨担头”。新堤三
十总至三十总地段，距范公堤最远有三里多路。
此处海域港汊港丫最多，潮流极为凶猛而罕见。

黄沙洋始涨的潮水，“涨水头”尺把高，三里路都听
得见呼啸声。从渔船进出港的主航道、约四里远
的洋北港上，进入能容纳百余艘渔船、处于“港中
港”中的“老鼠洞”深水漕渔港，至渔港西端与“大
套岗”港汊接壤处，其南侧又产生了一条顶头分支
出一条向南，一条向西南，两条都叫合陇港，渔船
能直驶堤下的特大港丫子，“大套”主漕经过吴儿
港至三十九总范公堤下。这几条港汊港丫子，使
范公堤外坡受到最严重损伤，故此地段建的新护
卫堤距范公堤最远。此堤建成后，即在光绪七年
（1881）农历六月的大飓风潮灾，范公堤又破溃，但
新堤发挥了阻挡潮流蔓延的作用，就没有发生更
大的灾情。

栟茶人纪念嵇曾筠建堤的丰功伟绩，就将此堤
命名为嵇公堤。范公堤（北捍堰）与嵇公堤（南捍堰）
两堤内被夹制了数万亩良田面积，栟茶人称此被夹
制的地面为夹捍堰。周边的人们涌入内中安家落
户，进行烧盐、农耕和下小海捕捞。并以总口子称谓
居家地址，至今如此。

嵇公堤仅在光绪七年农历六月的海潮灾害中受
过伤害。但光绪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筹拟修复淮
南泰场地堤墩》的奏本并转呈两淮盐运司徐文达建
议，都得到光绪帝的批复，并由左宗棠督饬，徐文达
专职负责。七十二岁的左宗棠乘祥云号轮船沿大运
河南下，到海安后转道丁所到栟茶，住寿圣寺。验证
了栟茶两堤及潮墩的修复实状。嵇公堤共用土方工
料银105595两，内有道员胡光墉捐银31168两钱一
钱一分（五万串），其余动用淮南新商票，均实用实
销，毫无虚糜。

新中国成立后，嵇公堤逐渐失去御潮作用后，于
农业合作化期间，被用于平整当年建堤挖的沟塘，以
及建设221省道（海防公路），现栟茶镇江安村办公
室门前公路，该村十四组、九组、双港村十六、十七、
十八组都有残址存在。三十二总港头向东的221省
道路面，大部分是当年的堤身。

我出生于1946年，住三十六总南捍堰南边。上
小学时，堤身残缺已相当严重。有的地方还有七八
尺高，堤顶还有两米宽，整个堤身杂树杂草丛生，到
处是大大小小的洞穴。大人们说，大洞里有野獾子，
也有狐狸精，小洞里有野兔和黄鼠狼。我们上学都
走在南侧堤下，一个人走会感到害怕。星期日时，我
与小伙伴们带着水桶、木棍，用水灌洞捉野獾子、野
兔和黄鼠狼，每回都空手而归。几次如此，也就兴致
阑珊了。

1969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那时正处在“学制要缩短，教
育要革命”的新形势下，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创新”，将文化考查（考
试）的“百分制”改成“优上中下”四个等次。一个班级在期中或期末
文化考查中，“优”等次的约占10％，“上”等次的约占50％，“中”等
次的约占30％，“下”等次的约占5%-10％。处于“下”等次的学生
在学年末往往处于“留级”状态。为了准确且平衡把握“优上中下”
等次人数，学校也将传统的“百分制”与新等次进行了粗框架的衔
接，考试分数在90分以上者为“优”；80-89分者为“上”；60-79分
者为“中”；59分以下者为“下”（传统的说法叫“不及格”“挂红
灯”）。此标准再参照上述人数比例进行适当调整。这就是学生文
化考查成绩。

当时我的语文、算术是“优”，体育、劳动是“上”，唱歌（音乐）是
“中”。唱歌是“中”，实际上就是“下”。因为唱歌是副课，正常情况
下没有“下”这个等次，且得“中”的也没几个，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

“下”。究其原因，也是天生的基因所致，我的喉咙粗，人家叫我“奘
喉咙”，唱起歌来实在难听。叫人意外的是，我上三年级时，学校新
调来了一位老师姓徐，教我们算术，同时也教我们唱歌，因为我的算
术成绩正常都是100分或99分，徐老师爱屋及乌，竟将我的唱歌给
了个“优”。我知道，这个“优”是极端名不副实的。

大约在上二年级的时候，“优上中下”又改成了“优良中下”等
次。即将原来的“上”改成了“良”。二年级的第二学期，两门主课语
文、算术仍采用“百分制”计分，体育、劳动、唱歌按“优良中下”等次
考核。且当时有种说法，主课是考试，副课是考查。考试按“百分
制”得分，考查按“优良中下”四个等次考核。

1958年秋，全国进行“教育大革命”，又响应党中央“又红又
专”的号召，红专学校陆续在全国各地兴办起来。红专学校又称

“红专大学”，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知识优秀的人才。
如皋也不例外，《如皋市志》述及此校：

1958年3月，勇敢乡创办全国第三所乡办农业中学勇敢农业
中学……至1965年，全县兴办农业中学79所，办班115个，在校学
生4123人。其间，部分农村社队兴办耕读小学，县级机关和部分
企业创办“红专学校”。

如皋籍教育家杨同芳先生的后人曾经告知笔者，约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杨先生就曾在如皋政协的红专学校教
课，很受学生的欢迎。不过当时生活得很艰辛。多年前，我曾在书
肆目睹多张如皋县直机关红专学校的《发放工资存查表》。这些约
60年前的档案，纸张粗黄，字迹漫漶，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细细
比较上面的数据，也可看出当年的生活不易。其中1962年3月及4
月的《发放工资存查表》等，字迹相对清楚，都可佐证。每张表格左
上角印有“编制机关”，后面空白或填写：“县直机关红专学校”，或

“县直机关学校”。这充分说明，此所“红专学校”属于“正规军”，属
于编制单位。

时任校长为钱秉基。这位钱校长是如皋文史爱好者熟悉的。
他曾任县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1984.11—1986.7），后又去如皋政
协任职。钱秉基不仅于《南通文史》《如皋文史》发表文章介绍季恺
的革命事迹，记述国民党军队及伪军在如皋的历史，而且鼓励商界
的周思璋老人（后成为如皋文史专家）撰写有关如皋文史的文章。
除去校长，如皋县直机关红专学校时任教导主任为臧兰，另有三四
名老师，其中陈正凤（又作陈震凤）最为稳定。还有来校工作时间
仅仅两个月（1962.2—3）的校工何秀英。

钱秉基等人的工资高低不一。1962年3月，钱秉基校长、臧兰
主任月薪分别是64.5元、34元。殷道济、陈正凤、吴宝玉、于鸿珍四
位老师的月薪分别是64.5元、43.5元、40元、34元。校工何秀英月
薪为18元。四位老师中，月薪最高的和校长持平，月薪最低的和教
导主任一样，可见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月薪60多元无疑是那
时的高工资。

不过国家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全力推行计划经济，校长、老
师的实际月收入（可支配收入）其实没有那么多。这些在《发放工
资存查表》中得到充分体现。钱校长月薪为64.5元，但此月他须向
公家缴纳房租1元、家具费0.2元、电费0.25元、还储金10元、伙食
费20元、工会费0.65元等费用，共计48.71元，实发工资仅有15.79
元，仅约占预发工资的25%。当时大多数人，都依赖国家，住着公
家房子，用着公家家具，像于鸿珍老师的工资比例更为极端——预
发工资是34元，扣除各种费用，实发工资不足5元，可支配收入不
足预发工资的15%，平均每天只能花费1角5分。殷道济可能年事
已高，又有自己住房，成为众人中唯一预发工资等同可支配收入
的。臧兰的情况相对较好，也无需扣除住房、家具等费用，实发工
资约24元，可支配收入约占月薪60%。

一个月之后，即四月的《发放工资存查表》，学校工作人员只有
四位，除去校长、教导主任，只留下吴宝玉、陈正凤两位老师。他们
四人的月薪没有变化，但是可支配收入又有下降。尤其是钱秉基
校长，依然需要扣除房租1元、家具费0.2元、电费0.25元、还储金5
元、伙食费20元、工会费0.65元等费用，同时又要扣除上月及本月
伙食费约30元，归还借款20元，他最后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87元，
仅占月薪的6%，平均每日零花费用不足1角3分。教导主任臧兰
的可支配收入也有明显下降，实发工资只有8.73元。只有陈正凤
的情况相对稳定，可支配收入维持在20多元的水平上。这种趋势
不是一时的。再看是年5月至9月的《发放工资存查表》，纸张越发
紧张起来，原来印好表格的大纸张，全部换成直接手写的《发放工
资存查表》。钱校长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不仅维持在个位数，到6月
份仅获2.4元。7月份，全校只剩下三人，老师只有陈正凤一名。10
月份，钱校长的可支配收入逐渐好转。

即便只有三人，在当时生活条件不易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又红
又专，将县直机关红专学校坚持办下去，真是不易。

镒源慎商行给大生纱厂的发货单


